




洋洋地站起来，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从我背后

有一天早上，我在窗前看下面的街景，我说：“你看，福尔摩

斯，有个疯子正向这边走来，他的家人竟然让他独自跑出来，真

是可悲。”

我朋友

望向窗外。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地上铺着昨天下的一层厚厚的

雪，冬日的阳光照得它闪闪发光。贝克街马路中心的雪让来往的

车辆碾成了灰色的带状痕迹，可是人行道两边的雪却像刚下时

那么白。人行道被打扫过了，但还是很滑，因此路上的行人很

少。实际上这条路上只有这位先生在走，他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我

的注意。

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大脸庞，仪表堂堂，相貌非

凡。他的衣着虽颜色暗淡，可是非常华贵且时髦，他穿着一件黑

色大礼服，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帽子，穿着一双式样新颖有绑腿的

棕色高筒靴，裤子是棕灰色的，裁剪得很精细，可他的举止与他

的仪表比起来显得那样可笑。因为他正在奔跑，偶尔还蹦跳几

下，仿佛一个非常疲劳的人为减轻双脚的负担而蹦跳一样。他跑

的时候，两手上下挥动，脑袋摇来晃去，而且他的脸部抽搐得特

别难看。

“他到底怎么了？”我情不自禁地问，“他正在看这些房子的

门牌号吗？”

“我断定他要来我们这里。”福尔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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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得太突然了，真可怕，使

“来这里？”

“对，我猜他要向我请教一些我很内行的东西，我刚才不是

对你说过了嘛。”这时，那人已冲到我们门口，并按响了门铃。

不一会儿，他就到了我们的屋里，边喘气边打手势，两眼满

是忧伤失望的神情。我们见到这种情况，笑容立刻消失了，并感

到很震惊。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身子发抖，扯着头发，就像失去理

智一样。突然，他跑过去用头撞墙。我俩吓坏了，赶紧拉住他把他

拖回房中央。福尔摩斯把他按到一张安乐椅上，陪在一边，轻拍

他的手，还用那使人宽心的轻松语调同他谈了起来。

“你到这儿来是想把你的事情告诉我，对吧？你跑累了，先歇

会儿吧，等缓过劲来，再跟我讲，我会很乐意帮你的。”

那人坐了一会儿，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尽量稳定情

绪，然后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闭着嘴唇，面向我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他问。

“我想你一定是遇到了很烦心的事。”福尔摩斯说。

“天知道，我碰到了什么

我失去了理智，我会受到公开的侮辱，虽然我的品质一直是完美

无瑕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恼，这是注定了的。但是这两件事以

如此可怕的形式降临在我身上，把我搞得手足失措。更糟的是，

此事不止牵扯到我一个人，要是解决不好这事，我国最尊贵的人

也会受到牵连。”

福尔摩斯说：“先生，你先镇定一下，告诉我你是谁，出了什

么事？”

史蒂文森银行的亚历山大

客人说：“我的名字你们可能很熟悉，我是针线街霍尔德

霍尔德。”

我们确实熟悉这个名字，他是伦敦第二大私人银行的主要

合伙人，到底是什么事让这位伦敦一流公民落到如此可怜的地

步？我们好奇地等他振作精神，然后告诉我们一切。



他说：“我的时间很紧，当警察厅巡官建议我取得你们的协

助时，我就马上赶来了，我就坐地铁后步行来到这里，因为马车

在雪地上行驶速度很慢。我平时几乎不锻炼，因此，刚才跑得喘

不过气来，现在好多了，我把事情的大致情况告诉你们吧。

你们都知道一家有成就的银行是善于为资金找到可靠的投

资的，同时还得增加业务往来和存户的数量。我们最能获利的投

资方式就是在可靠的担保下，把钱以贷款方式放贷出去。几年以

来，我们做了很多笔这样的交易，很多名门望族以他们收藏的名

画、图书或金银餐具作抵押向我们贷了大笔的钱。

昨天上午，我正坐在银行办公室里，职员递进来一张名片，

我被上面的名字吓了一跳，他不是别人，正是全世界都知晓的、

一个在英国最尊贵的人。他的到来让我觉得受宠若惊，刚想表达

他对我的知遇之恩，他却说出了正事，好像想立即完成一项使人

不快的任务一样。

‘霍尔德先生，’他说，‘据说你们常办理借贷业务？’

‘要是抵押品值钱，本行也办理这种业务。’我回答道。

他说：‘我急需五万英镑，当然了，我可以轻易从朋友那里借

到十倍的款项，可我宁愿自己当作一件实事来办。你知道，处在

我这样的地位，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

‘能否告诉我，您需要用这笔款项多久？’我问道。

‘我下周一便可收回大笔到期的款项，那时我一定如数归还

你的借款，你觉得可以就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即拿到

这笔钱。’

我说：‘要不是我有点负担过重的话，我愿意用我自己的钱

贷给您，那样就不用作进一步的洽谈。我要是以银行的名义来处

理这次业务，为了公平，哪怕是对您我们也要求有所有业务上的

担保。’

‘我很愿意这么做。’说着他把一只黑色的四方形摩洛哥皮



盒拿了出来，‘你应该听说过绿玉皇冠吧？’

我说：‘那是我们帝国最珍贵的一件公产。’

‘没错。’他边说边打开盒子，那件光彩夺目的宝贝就衬托在

柔软的肉色天鹅绒上面，他又说：‘这上边有三十九块大绿宝玉，

光上面的镂金雕花，就无法估计其价值。这顶皇冠估计最低也得

值我要借的钱的两倍，我打算以它作为抵押品。’

我手里拿着这贵重的宝盒，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我的委托

人。

‘你是怀疑它的价值吧？’他说。

‘不是，我只不过是拿不准⋯⋯’

‘至于我把它放在这儿是不是合适，你大可放心。我要是不

能保证四天之内把它赎回，我肯定不会这样做，这不过是一种形

式罢了，它作抵押品够了吗？’

‘够，太多了。’

‘你应该知道，霍尔德先生，我这样做是证明我十分信任

你。我不仅要求你小心谨慎，而且你还要避免因此而产生的任何

流言蜚语。最重要的是采取一切措施保存好这顶皇冠，它要是受

到一点损坏，那就会产生一场丑闻。它要是损坏了一点也会像完

全丢失一样重要，由于这些玉是独一无二的，想找到可替换的根

本不可能。我现在放心地把它交给你，星期一上午我会亲自来

取。’

我见他急着离去，就没再说什么，马上叫来出纳员，给了他

五十张票额为一千英镑的支票。当我独自回到办公室，面对桌上

的东西时，我感到了不安。因为要负的责任太重大了，它是一件

珍贵的国宝，无论遭到任何意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公愤。我开

始懊悔当时为什么要答应保管它，可是来不及了，我只得把它放

在我的私人保险箱里，然后接着做我的事。

到了晚上，我认为把如此贵重的宝物放在办公室里不合适，



想到他的冷静地思考他的为人时

银行的保险箱以前曾被撬过，万一我的保险箱被撬，那不就完了

吗？因此我打定主意，以后的几天，时刻带着这只盒子，让它一秒

钟也不离开我，之后我便租了一辆马车带着皇冠回家了。到了

家，我把它拿到楼上，锁在起居室的大柜子里。

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让你有所了

解。我的马夫和听差住在房子外面，这两个人可以不管，我家里

有三个跟随我多年的女仆，她们都值得相信，还有一个叫露西

帕尔的侍女，她刚来几个月，不过我认为她的品行良好。她长得

很漂亮，经常有人围着她团团转，是我们在她身上发现的不足

之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觉得她是个好姑娘。

夫，有一个儿子叫阿瑟。提到他我很伤心，他太令

仆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家其实很简单，不必浪费时间来细

说。我是一个

人失望了。这都怪我，可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我妻子死后，我想

我只能疼爱他一个人了，哪怕他有一丁点不开心我也会不高

兴。我什么都顺着他，现在想想，当初要是严格要求他，那对我俩

都有好处，可我一切都是为他好啊。

伯恩伟尔爵士，他一次又

我想让他将来接我的班，可他太放荡、任性，不像那种有事

业心的人。说实话，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处理业务，他虽然年轻，可

已经是一家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他风流潇洒，很快变成

了一群奢侈浪费的富豪子弟的密友。他赌博，在赛马场乱花钱，

经常跑来求我预支给他津贴费去付赌债。我曾试着让他脱离他

那群狐朋狗友，可由于他的朋友乔治

伯恩伟尔爵士这样的人能影响他，我并不觉得奇

一次地被拉了回去。

像乔治

怪，我儿子常带他回家，我自己也难免被他的翩翩风度所迷惑。

他玩世不恭，比阿瑟大。他见过世面，去过很多地方访问。他能说

会道，长相英俊。

可我抛开他相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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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把咖啡端

眼神和他冷嘲热讽的谈吐，我便觉得他不值得信赖，连我的小玛

莉也这么想，她天生具有一种女性的善于洞察一个人品质的本

领。

谈到这，就只剩下玛莉的情况没讲了，她是我的侄女。我兄

弟五年前死后，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她，我收养了她，并把她当亲

生女儿对待。

她温柔、可爱、美丽，是我们家的阳光。她很会操持家务，还

具备妇女那种文雅、恬静、温顺的品质。她成了我的左右手，我不

敢想离开她我该怎么办。但有一件事她却违背了我的意愿，我的

儿子向她求了两次婚，他真的是爱她的，可她两次都拒绝了。我

觉得要是有谁能把我儿子引入正道，那非她莫属了，我希望他婚

后的生活会有所变化。可是现在，哎，晚了，永远不可能挽回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现在对我家里所有人的情况都清楚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瑟和玛莉，还告诉他们那件珍宝就在

我房间里。我没有说委托人的名字。我肯定露西

来后就走了，可不知道她出去时有没有关门。玛莉跟阿瑟听了很

感兴趣，还想见识一下那顶皇冠，可我觉得还是不要动它为好。

阿瑟问我：‘你把它藏哪儿了？’

‘在我柜子里。’

‘哦，希望夜里不会有人去偷它。’他说。

‘我把它锁上了。’我说。

‘可是那个柜子用什么旧钥匙都能打开。我小时候用厨房食

品厨的钥匙打开过。’

他讲话向来随便，因此我没在意。可是，他那天晚上脸色沉

重地来到我屋里。

拉着眼皮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二百英镑？’他

‘不行！’我严肃地说，‘我在金钱方面太纵容你了！’

‘你向来仁慈，’他说，‘我必须得到这笔钱，要不然我这辈子



’我亲了她一下就回了卧室，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都没脸再去那家俱乐部了！’

‘那太好了！’我说。

‘没错，可你总不该让我名誉扫地而离开那里吧，我可不想

那么丢人。我必须弄到这些钱，你要是不给，我再想办法好了。’

我那时很生气，这个月里，他这是第三次向我要钱了。‘你别

打算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儿。’我大声地说。他鞠了一躬，就走出

了房间。

他走了以后，我打开柜橱，查看宝贝是否还在，然后又锁上

柜子，开始查看房子，看一切是否都正常，我平时都是把这项任

务交给玛莉，可那晚我决定亲自行动。下楼时，我看见玛莉一个

人站在大厅的窗边，我走近她时，她把窗户关上并插了插销。

‘爸爸，你允许露西今晚出去了吗？’她说。她看上去有点慌

张。

‘没有啊！’

‘她刚才从后门进来，我想她一定去边门那儿见了什么人，

我觉得这样不安全，你得阻止她。’

‘你明天早上跟她讲吧，你要是想让我说，那我就去说好

了。你肯定把各处都关好了吗？’

‘是的，爸爸。’

‘晚安！

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这可能与本案有关，

要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你指出来。”

“非常清楚了。”

“我现在必须特别讲一下那个情节。我睡得不是很死，而且

担心宝贝，更是警觉万分。大约凌晨两点，我被屋子里的响动惊

醒了。那声音在我完全清醒之前就没了，好像是某个地方的一扇

窗户被轻轻地关上了，我侧着身子仔细地听。突然，我听到隔壁

屋里传来了清晰的、轻轻的脚步声。我惊恐极了，但仍悄悄地下



‘我受够了，你竟然这样羞辱我，我不

了床，从起居室的门缝里向外望去。

‘阿瑟，你这个流氓，小偷！你怎么可以碰那顶皇冠？’我尖叫

道。

起来一看，发现

我放在那里的煤气灯还半亮着，我儿子只穿着衬衣和裤子，

手拿皇冠站在灯旁，他似乎正在使劲扳它，听到我的叫声，他两

手一松，皇冠便掉到了地上。他的脸色灰白，我

一个金边角处缺了三块绿玉。

‘恶棍！’我气得大吼，‘你弄坏了它！你会使我丢一辈子的

人！你把偷走的宝石藏在哪儿啦？’

‘偷？’他惊叫道。

‘是的！你这个小偷！’我使劲摇他的肩膀。

‘没有偷，我不会偷的。’他说。

‘这里少了三块绿玉，你肯定知道它的下落，你还想狡辩，我

明明看见你想把另一块玉扳下来。’

‘你骂完了吗？’他说

想再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一早我就离开你的屋子去外面谋

生。’

‘你一定会让警察抓住的，’我气疯了，‘这事跟你没完。’

‘你休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没想到他反常地说着，‘你要

是喜欢警察，就叫他们去搜好了。’

我发怒时的吵闹声，把全家都惊动了。玛莉最先奔进我的房

间，一看到那皇冠和阿瑟的脸，她便明白发生了什么，尖叫一声

之后她昏倒在地。我马上派佣人去叫警察来调查，当一个巡官带

着一个警察进来时，阿瑟抱着手，无奈地问我是不是要指控他偷

窃。我说这顶被损坏的皇冠是国家财产，不是私事而是公事，我

必须决定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处理。

我说：‘要是那样，你可以逃走，还可以把偷到的东西藏起

来。’想到我自己的可怕处境，我请求阿瑟替我考虑一下，不光是



来，乔治

我的名誉，还有一位比我高贵得多的先生的名誉也会受损，这也

许将引起一桩惊动全国的丑闻。如果他告诉我把那三块失踪的

绿玉如何处置了，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你应该明白，你是被当场看到的，你如果拒绝承认只会加

重你的罪行，假如你想获得补救的方法，就告诉我们那些绿玉哪

里去了，我们就可以不追究你。’

‘留着你的宽恕给那些向你乞求宽恕的人好了。’他轻蔑地

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见他如此顽固，无法劝动他，只得让警察把他看管起来，

马上对他进行全面搜查，而找遍了他全身和他的房间里所有可

能藏宝石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我们用尽了各种劝诱和恐吓，

仍然无法让这可恶的孩子开口。他今天早上被送进了监狱，我在

办完一切手续后，赶忙到你这里求救来了。警方公开承认他们一

无所获。你可以在这件事上花费你需要的费用。我已悬赏一千英

镑。我可怎么办？一夜之间信誉全无，失去了我的宝物和儿子，天

哪，怎么办啊？”

他两手抱头，身子晃来晃去，自言自语，仿佛像一个有着难

言之痛的孩子。

福尔摩斯皱紧眉头，两眼盯着火炉，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平时你接待的客人多吗？”他问。

“不过是些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阿瑟的朋友偶尔也会

伯恩伟尔伯爵近来也来过几次，其他就没谁了。”

“你常去参加社交活动吗？”

“我和玛莉不常去，我们呆在屋里，阿瑟常去。”

“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讲，这很不寻常啊

“她天生爱静。此外，她现在都二十四岁了，算不上很年轻。”

“照你说的，这事极度地震惊了她？”

“是的，也许她比我还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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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俩都认为你儿子有罪？”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亲眼看见他拿着皇冠。”

“我不认为这证据很充分，皇冠的其他地方是否被损坏？”

“嗯，它被扭歪了。”

“你不妨这样想，没准他是想把它弄直。”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在帮他和我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可

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他到底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假如他是清白

的，那他为何一言不发？”

“这就对了。他要是有罪，肯定会编造谎言。我觉得对他保持

沉默有两种解释。这个案件有几个地方很奇怪。警方是怎样认为

那些把你从睡梦中吵醒的声音的？”

“他们说那也许是阿瑟关他卧室房门的声音。”

“说得真像！似乎一个存心作案的人肯定要大声关门把大家

都吵醒似的，哦，那他们对这些宝石的失踪又持何种观点呢？”

“现在他们仍在敲打地板，搜查家具，希望找到它们。”

“他们有没有想过要到房子外面看一看？”

“想过。他们花了大把精力，检查了整个花园。”

福尔摩斯说：“说到这里，这不是很明显了吗？亲爱的先生，

这事比你或是警察原先想到的要深奥。你们觉得它不过是个简

单的案子，可我认为它非常复杂。想想你们都是怎么分析的。你

就没想想，你儿子从床上下来，冒着极大的危险走到你的起居

室，打开柜子，拿出那件宝贝，花了很大劲扳下上面的一块绿宝

玉，然后找个没法发现的地方把那三块绿玉藏了起来，接着带上

剩余的东西回到你房间，让自己冒着被别人发现的危险。现在我

来问你，你觉得这个分析行得通吗？”

“可是还能怎样推断呢？”这位银行家叫到，并作了一个失望

的姿态，“他要是没有坏的动机，为何不解释一下呢？”

“我们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事情弄清楚。”福尔摩斯说，“你现



在要是同意，我想去一趟你斯特里特哈姆的家，花一个小时做一

次更周密的调查。”

我的朋友坚持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我刚好也想去，因为我们

听到的陈述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我承认，我和那

位不幸的父亲一样，对他儿子是否犯罪持相同的观点，我们觉得

这是很明显的。不过我对福尔摩斯的判断力还是抱有很大的信

心，我相信，他既然不满意被大家接受的解释，那就肯定有某种

理由来说明事情仍有希望。在去南郊的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

低着头，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陷入了思考。这时候，我们的委

托人因为有了一点希望，所以看上去有了新的信心和勇气。他还

跟我谈起一些他业务上的事情。我们坐了一会儿火车，又走了一

段路，来到了大银行家极其豪华的佛尔斑公寓。

佛尔斑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用白石砌成，离马路有些远。

一条双行的车道沿着草坪一直通到大铁门前，右边是一小丛灌

木和一条窄窄的两面有小树篱的小路相连，这条小径从马路口

一直通到厨房门口，是供零售商人进出的。左边有一条通向马厩

的小道不在庭院里，是一条不常用的公共马路。福尔摩斯叫我站

在门口，他缓缓地绕房子走了一圈，从屋前沿着小贩走的那条

路，绕到花园后面通向马厩的那条小道，他来回走了很长时间，

我和霍尔德先生干脆进屋坐在餐厅的壁炉旁等他。我们沉默地

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士推门进来了，她身材苗条，中等个子，

在苍白的皮肤反衬之下，眼睛和头发看起来特别黑。我不知道什

么时候见过这么苍白的女士，她嘴唇上没一丝血色，眼睛由于哭

泣而红肿。她静静地进屋，我感觉她好像比银行家更痛苦，她明

显是一位个性强而且能控制自己的女士，这让人更容意注意到

她。她不管我在场，直接走到她叔父面前，带着女性特有的柔情

抚摸他的头发。

她问：“爸爸，你已经决定放了阿瑟，是吗？”



“不，我没有，孩子，这事必须调查到底。”

“可我确信他是无罪的。你知道女性的本能是怎么回事。我

知道他没做什么错事，你这样对他太过分了，你会后悔的。”

“可是他要真的无罪，那他为何不作解释？”

“但我总觉得他是冤枉的，我们不应该怀疑他。”

“我能不怀疑他吗？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拿着那顶皇

冠。”

“他只是拿起来看看。哎，你相信我，他是被冤枉的，让这件

事结束吧！不要再提了，好可怕呀，我们亲爱的阿瑟被关进了牢

房。”

“没找到绿玉，我决不罢休。玛莉，因为你很爱阿瑟，所以你

不知道绿玉皇冠会给我带来多严重的后果。我绝不会草草了事，

我已从伦敦请来了一位先生，让他全面调查此事。”

她转身看着我说：“就是这位？”

“不，他是他的朋友，他现在正在马厩那条小道上走着。”

“马厩那条小道？”她向上扬起眉毛，“他指望在那儿找到什

么？哦，我想就是他吧。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能证明我说的是真

的，我堂兄阿瑟是无罪的。”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看法，而且我相信一定能证明这点，

因为有你在。”福尔摩斯边说边走到擦鞋垫上蹭掉鞋底的雪，“玛

莉 霍尔德小姐，很荣幸能和你交谈，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先生，只要可以澄清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昨夜听见了什么？”

“我在叔父大声说话以前没听到什么，我是听到他说话后才

下来的。”

“你昨晚把门窗都关上了，可你是否把它们都闩上了？”

“都闩上了。”

“到今天早上这些窗户都还闩着吗？”



“是的。”

“你的女佣，她有个情人？你昨晚对你叔父讲她出去会见了

他？”

“没错，就是在客厅等候的那个女佣，她也许听到了叔父有

关皇冠的谈话。”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她出去告诉了她的情人，俩人可能密

谋盗窃宝物。”

“这些空洞的推理有什么作用？”银行家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那顶皇冠当时在阿瑟手上。”

“霍尔德先生，不用着急。我得把此事追问下去。霍尔德小

姐，你见到那个女佣是从边门附近回来的，对吗？”

“没错，我当时正在检查那扇门是否闩好了，刚好碰见她偷

偷溜了回来。我还看到了那个站在暗地里的男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他是给我们送蔬菜的小贩，叫佛朗西斯

也就是离进门很远的路上？”

普罗斯伯。”

“他站在门的左侧

“是的。”

“他装有一条木头假腿。”

那位年轻女士的黑眼珠露出了害怕的样子，她说：“你怎么

像个魔术师呀，你怎么会知道？”她当时面带笑容，可福尔摩斯的

脸上并没有迎合她的微笑。

“我现在就很想上楼去，也可能再去房子外面转一圈，或许

在我上楼以前最好再查看一下楼下的窗户。”

他快速走过一个个窗户，只在那扇可以从大厅向外看见马

厩小道的大窗户前站了一会儿，他打开窗户，用随身带来的放大

镜很仔细地查看了窗台。最后才说：“我们现在可以上楼了。”

那位银行家的卧室布置得很简单，地上铺着灰色地毯，有一

个大柜橱和一面穿衣镜。福尔摩斯走到柜橱前，盯着上面的锁。



不开它。

他问：“这锁用什么钥匙开的？”

“就是我儿子说的那把，能打开贮存食品的柜子的那把钥匙。”

“在哪儿？”

“在化妆台上放着。”

福尔摩斯取过钥匙打开了大柜橱。

“这是把无声锁，”他说，“难怪没把你吵醒。这盒子一定是装

皇冠的那只了？我们一定得看一下。”他把盒子打开，拿出皇冠放

在桌上，那确实是一件精美的珠宝工艺品，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

华丽的宝石。皇冠的边上有一道裂口，在一个角上有三块绿玉不

见了。

福尔摩斯说：“霍尔德先生，这个边角和失去绿玉的边角是

对称的。现在我想让你试试能否把它掰下来。”

银行家紧张地退到后面说：“我做梦都不敢去掰它。”

“那我来试一下，”福尔摩斯突然使劲去掰，可皇冠纹丝未

动。“我感觉它有点松动，可是凭我的手，怎么使劲都

一个普通人是无法掰开它的。哦，霍尔德先生，如果我真把它掰

开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发出像枪响一样的声音。你敢说这

一切发生在距你的床几码之外的地方，而你却没听到任何声响吗？”

“我不敢想什么，也看不出任何问题来。”

“可是事情也许会越来越明了。霍尔德小姐，你又怎样认为

呢 ？”

“我想我跟我叔父一样困惑。”

“你见到你儿子时，他没穿鞋或拖鞋，对吗？”

“对，他除了裤子和衬衫外，没穿别的。”

“谢谢，在这次询问中我们的确受益不浅。太幸运了，我们如

果还不能搞清楚这事，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霍尔德先生，请

允许我再去外面查看一下。”

他说让他独自去，因为人去多了会留下很多脚印，可能给他



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脚上沾

满了积雪，仍然是一脸神秘莫测的表情。

“我想我已经查看了我要看的地方。霍尔德先生，我觉得我

回我的住处是对你最好的效劳。”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那些绿玉在哪里？”

“我还拿不准呢。”

“我是不是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它们了？”那位银行家搓着手

大叫，“还有我可怜的儿子，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希望吗？”

“我的想法一点没变。”

“上帝啊，我的房间里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要是可以去我的住所找我，那我将

尽我所能把它解释得更明白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只要找回

那些绿玉，你并不介意我支取款项的数额。”

“只要找到宝石，我情愿拿出我的全部家当。”

好，我将在明天上午之前查明此事。再见，傍晚之前我也

许还会到你这里来一趟。”

我知道我的朋友此时对该案已是胸有成竹了，至于他究竟

得出了什么结论，我还不清楚。在回家的路上，我曾几次想打探

一点消息，可他老是转移话题，我最终只好取消了这个念头。我

们到家时，还不到下午三点。他匆忙走进他的房间，几分钟以后，

他下楼来了，装扮成一个流浪汉的模样：领子外翻，破外套磨得

发亮，打着红领带，穿着一双破皮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

“这副打扮像吗？”说着他朝镜子里照了一下，“华生，我很希

望你跟我一块，可是恐怕不行，我也许能找到案子的线索，也许

是瞎忙，到底是哪种可能，不久之后便会知晓。我希望几个小时

之后就能回来。”他从餐柜上放的大块牛肉上割下一小块，夹在

两片面包中间，把它装进衣袋，便走了。

我刚喝完茶，他便非常兴奋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边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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